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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組而
成的「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上台繼「中國夢」之後提出的重

大地緣戰略構想，被海內外各界認為影響深遠。其實多數「一

帶一路」的構想與作為，在胡錦濤時代甚至更早之前即已存

在，習近平所為只是將其統整在一個與中國古代歷史相連的

口號之下，並賦予更強的統整性。本文認為習李政權的戰略

構想同時基於穩定中國大陸內部局勢的需要，也試圖破解美

國在西太平洋的制衡。1「一帶一路」顯示中國大陸已經確立

自身應該發展為「陸海兼備」國家的地緣政治認同，不應偏重

於陸地或海洋。但由於中國大陸的傳統陸權性格，「一帶一 
路」實為中國大陸背靠歐亞大陸，抵銷西太平洋美國優勢的

地緣戰略，並發展為掌控東亞大陸與西太平洋的陸海複合超

強。2

＊ 王俊評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後
研究員；張登及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 張登及，「亞信上海峰會與中共『亞歐戰略』新部署」，《亞太和平
月刊》，第 6卷第 6期（2014年），頁 6-7；黃昱帆，「時殷弘：習近
平外交大戰略漸成形」，《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年 1月 20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120/cc20shiyinhong/zh-hant/。

2 王俊評，《和諧世界與亞太權力平衡：中國崛起的世界觀、戰略文 
化，與地緣戰略》（臺北：思行文化，2014年）。

「一帶一路」之內涵 
及其對美中關係之影響

王俊評、張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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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經濟帶：穩定內部大於掌握 「心臟地帶」

一、內部需求：穩定西北是核心利益

儘管有分析家認為「一帶一路」係中國大陸運用於舒緩來

自美國「再平衡」（rebalancing）的壓力的戰略，但整體而言，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概念繼承自西部大開發，其與中亞地區

的跨國鐵公路交通線建設網也承接自 1990年代以來，特別是
胡錦濤時期大力推進的「新亞歐大陸橋」。因此中國大陸也有

人將此稱為擴大版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此而言，絲綢之路

經濟帶的範圍雖然涵蓋了整個古典地緣政治學所謂的「心臟

地帶」（Heartland），但其背後的邏輯仍是穩定中國大陸內部
局勢的需要，大於緩解來自美國的壓力。

調和沿海及內陸的經濟發展不均是中共建國以來的重要

任務與挑戰。西部大開發即為此種任務之下的產物。隨著「中

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及「經濟社會

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在 2011年被正式書面列為中國大陸
的核心利益，以及「中國夢」強調共產黨帶領中國大陸邁向復

興之路的永續執政合法性，利用西部大開發來促進較為貧窮

的沿邊省分與周邊國家及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俾拉近已經

相當嚴重的東西經濟發展不均，避免因此產生動亂危及中共

政權的執政合法性，在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已經無法達到每年

7%的時代，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此外，西部地區
為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的主要分佈區，西部大開發本身也含有

穩定中國大陸西部邊境社會局勢，以免區域發展不均使少數

民族衍生分離主義，並與周邊國家一起合作，避免遭到民族

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與國際恐怖勢力等所謂「三股勢力」

的破壞，而危及其國家統一與建設，對中共永續執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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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直接威脅的重要意義。

二、跨國鐵路與其意涵

跨國鐵路網建設因此成為同時實現西部大開發與「絲綢之

路經濟帶」的核心手段，具有對內與對外的雙重戰略意涵。

鐵路相較於其他交通線所具有的獨特領土整合功能，對西部

大開發至為重要。另一方面，鐵路在 19世紀後期的歐洲國際
政治中，一直被視為一種「非正式」的帝國建立手段：藉由

建立跨國鐵路，主導建設的強國可吸引沿線國成為該強權的

友好國，甚至可利用經濟力量與修建鐵路所需的金融力量，

改變沿線國的政策，降低甚至排斥其他強權甚至超強原先對

那些沿線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藉此重畫勢力範圍，改變

體系原有的權力平衡。亞洲早年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俄在

滿州建設中長鐵路並藉以保障優越利益。故中國大陸若能主

導完成以其國內鐵路網為中心、連接東南亞與中亞的泛亞鐵

路網，將可具備掌握整個東亞大陸並將勢力伸入中亞的超強

地位。不過以這種方式建立勢力範圍，必須面建設曠日廢時、

完工後能否獲利、沿線國在地社會的反抗等問題。

自胡錦濤時代以來，身為傳統陸權大國的中國大陸對於

實現貫通歐亞的鐵路陸橋的長期夢想就投入極大的努力，

但「新亞歐大陸橋」仍受限於中國大陸、俄羅斯，及中亞國

家之間的軌距差異、複雜的國境通關手續與高昂的手續費等

緣故，始終呈現「通而不暢」與短程運輸多於長途運輸的現

象，國際貨運量遠不如傳統上經由北方的西伯利亞鐵路，而

且由中國大陸東部向西進入心臟地帶與歐洲的運量，遠高於

由心臟地帶向中國大陸東部的運量，遠不符合中國大陸本身

的需要及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這使得習近平要進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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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 AIIB），作為解決金融後盾的主要辦法。
由於中國大陸的出資達該銀行總資本額的 50%，且該銀

行的出資國目前並不包括同為亞洲大國且主導「亞洲開發銀

行」（Asia Development Bank）的日本，這使得中國大陸較能
避開建設過程遭遇其他大國介入的困擾。然而，「絲綢之路

經濟帶」所仰仗的「新亞歐大陸橋」，主線不經由俄羅斯的寬

軌西伯利亞鐵路，改採取自建標準軌新線的作為，固然能擺

脫對俄羅斯的依賴，不過也增加了俄羅斯的疑慮。目前這一

矛盾由於俄羅斯需要中國大陸來舒緩歐美國家因「烏克蘭危

機」的制裁而得以緩和，但未來一旦俄羅斯面臨的歐美壓力

降低，仍有可能成為中俄地緣政治衝突點。

中國大陸 「海上絲綢之路」 vs.美國 「自由航行」 的鬥爭

一、胡溫南海政策在美國反制下成效不彰

一般對於大國海上戰略競爭的焦點集中於海軍競賽。但

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海上競爭歷史顯示，圍繞海洋自

由（Freedom of the Seas）原則的爭論才是屢屢引發英國與歐
陸大國及美國之間的海上戰略競爭的主要原因，海軍競賽僅

為此戰略競爭下的產物。自 2009年以來，美國運用自由航
行原則，挑戰中國大陸對於外國軍用船舶與航空器是否須經

批准才得以在專屬經濟區操作的解釋，並積極介入南海主權

爭端，拉攏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以制衡「中

國崛起」。對中國大陸而言，美國的介入構成極為尷尬的狀

態：這些國家原先在專屬經濟區的管轄權利議題上大多與中

國大陸站在同一陣線、反對美國的主張，如今卻為了引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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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勢力平衡中國大陸日益成長的海上力量，而甘願保持沈

默。3 
因此儘管中國大陸本身也多次聲明其無意危害且尊重南

海航行自由，但在無法掌握話語權的情況下成效不彰，連帶

使得中國大陸在2011年11月出資30億人民幣設立的「中國—
東盟海上合作基金」，試圖溝通中國大陸與南海周邊國家針對

南海議題的爭端與合作等議題的構想難以發揮作用。4儘管某

些分析家認為中國大陸在海洋方面的強勢舉動遭遇美國、日

本等海洋強權的反擊，而在 2013年之後有所收斂，但實際上
中國大陸並未在這方面退讓。習近平選擇在 2013年 9月訪問
印尼時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便具有另
開戰場以求突破的重要意義。

雖然中國大陸官方迄今尚未明確提出實現此一戰略構想

的具體措施，但從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的演說提到中國大陸希

望能使用「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來發展海洋合作夥伴

關係與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言來看，基本
上仍不脫溫家寶當年設立「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的初

步構想。不過習李政權比胡溫政權更向前邁出對中國大陸來

說至為重大的一步，即為了化解南海主權爭端對「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試圖建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合作夥伴」關係

的不良影響，以及削弱美國利用航行自由介入南海議題的立

3 Ronald O’Rourke, “Maritime Territorial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Disputes Involving China: Issues for Congres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 December 24, 2014, http://fas.org/sgp/crs/
row/R42784.pdf, p. 4.

4 康霖、羅亮，「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的發展及前景」，《國際問
題研究》，2014年第 5期，http://www.ciis.org.cn/gyzz/2014-10/14/con-
tent_7294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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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由李克強在 2014年 11月的第九屆東亞高峰會上除了再
次強調南海的航行自由與安全受到保障之外，也正式提出主

權爭端由當事國直接透過談判協商解決，南海的和平穩定由

中國大陸與東協共同加以維護的所謂「雙軌思路」。

儘管此舉在中國大陸內部被視為由過去始終堅持雙邊架

構解決南海議題，改為有限度地轉向多邊架構的外交政策大

突破。不過此種作為基本上仍不脫 19世紀時，英、法、德等
國在海上戰略競爭中競相在海洋自由議題上同美國與中小型

歐陸濱海國家妥協，以換取後者支持，組成或化解海上對抗

同盟的作為。據此，中國大陸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

院副院長李光輝在今年 1月下旬提出的四項具體措施，亦是
根據「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的基礎，例如：一、加強

政府間的戰略互信；二、以港口建設及互連互通為重點，促

進海上航道的安全暢通；三、以海洋經濟的突破口，推進海

洋經濟發展體系建設；四、構建開發合作互利共贏的新體系。

其中，第四點尤其強調必須「建立國際安全合作機制，保證

海路資源運輸的安全，加強海上戰略通道的保障能力」。5

二、以經濟攻勢鋪陳中國版海洋安全機制

由此看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具有長程與短程兩種
目標。首先就短程目標而言，中國大陸特別提出其建設的重

心在於港口和海上互連互通，且多次強調促進海上交通線的

安全暢通，正是為了與美國的「航行自由」原則互別苗頭，

以彰顯其不僅確實尊重南海的航行自由，且願意提供大量資

5 張茜翼、王子謙，「李光輝：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海上
合作之路」，〈中國新聞網〉，2015年 1月 24日，http://finance.chi-
nanews.com/cj/2015/01-24/70017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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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基礎建設，利用航行自由來促進區域經濟繁榮。易言之，

中國大陸試圖利用其所擅長的經濟攻勢，突破美國的政治介

入所造成的不利態勢，其成功將證明「航行自由」在東亞係屬

子虛烏有的偽議題。

就長程目標而言，推動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區域海洋安

全合作機制的主張，隱含中國大陸至少將在東亞區域內建立

一個由其主導的海洋管理機制，從而成為海洋強國的終極目

標。東南亞地區並不缺乏由美國或東協主導、目的為確保海

洋安全的各種傳統與非傳統管理機制：例如「西太平洋海軍

會議」、「東協區域論壇海事專家官員會議」（ARF Maritime 
Specialist Officials Meeting）、「國際防止武器擴散安全倡議」
（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貨櫃安全倡議」 （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以及由美國在 2004年提出，旨在東南亞
地區特別是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一帶強化防止武
器擴散安全倡議的「區域海事安全倡議」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等。
中國大陸對於美國主導的各項倡議抱持高度的戒心，故

參與程度不高。而東協成員除了少數國家如新加坡等之外，

其他國家鑑於美國的倡議對於其主權的損害程度甚大，亦不

願參與。北京因此企圖在東南亞建立一個由其主導的區域海

上安全合作機制，同時可削弱美國對東南亞安全的影響力以

及對重要航道如麻六甲海峽等的控制，有助於為來也成為全

球海洋安全秩序的規則制訂者之一，朝真正意義的海洋強國

邁進。

「一帶一路」對美中關係之影響

一、美國「印度--太平洋」視角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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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名的《大棋盤》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一書中曾主張，美國必須防堵俄羅斯再度崛起成
為其頭號敵人，應與中國大陸及歐洲維持友好且廣泛的戰略

關係，並接納中國大陸強大之後主導東亞的事實，在不放任

中國大陸擴張其海洋勢力的前提下，讓中國大陸掌握臺灣周

邊海域、中南半島、菲律賓，與印尼，另外允許中國延伸其

歐亞大陸勢力範圍，使之包括俄羅斯遠東地區與中亞地區，

以加深其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政治矛盾。本文認為布里辛斯

基所提的「中國大陸勢力範圍」與習近平的「一帶一路」相當

接近，最終都將使北京成為東亞海陸複合強權。

布里辛斯基的地緣政治思維繼承自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古典地緣政治學，因此對中國大陸這種位於
「邊緣地帶」 （Rimland）的大陸國家抱持較為友好的態度。這
種以大西洋和歐亞大陸為重心的地緣政治思維，在美國決策

圈與主流學界的心理地圖（mental map）中曾佔據主導地位。
但隨著東亞與中國大陸在 21世紀初的崛起，美國決策圈也開
始改變其心理地圖。例如希拉蕊（Hilary Clinton）的「印度—
太平洋」 （Indo-Pacific）概念標示著美國國內另一種認為太平
洋地區至少也與大西洋地區同等重要的心理地圖的興起，並

以「再平衡」作為政策調整的指導。何況俄國國力一蹶不振，

美國更不需要接納北京主導東亞，使美中戰略「雙攻勢」的

對峙更加清晰。6事實上，即使是古典地緣政治學對此也不贊

成。麥金德與馬漢（Alfred T. Mahan）都認為具備海陸複合優
勢的東亞，比心臟地帶具有更大的潛力，對西方海權的威脅

更大。

6 張登及，「東亞變局與中共十八大後的外交政策」。《戰略安全研 
析》，第 91期（2012年 11月），頁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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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俄合作，美中緊繃

總之，中國大陸為了捍衛其核心利益，很難轉變既有的

政策立場，而且可能進一步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主導

地位。北京朝向心臟地帶的發展儘管確實存在與俄羅斯爆發

地緣政治衝突的可能，但在美國於亞太地區實施再平衡，並

於歐亞大陸對俄羅斯施加壓力的情況下，中俄進一步深化戰

略合作的必要性將壓過爆發潛在地緣政治衝突的可能性。

中國大陸將試圖進一步利用其位於「印度—太平洋」地區

的內線位置，拉攏東南亞國家來突破美國的圍堵，並以「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來對抗美國的「自由航行」。對於北京試

圖將華府擠出南海與東南亞並取而代之的企圖，以及主導建

構歐亞鐵路網的地緣政治雄心，華府的反應顯示其對於中國

大陸的這兩種戰略舉措相當焦慮，仍未形成統一的戰略陣線。

一方面，華府在 1945年正式取代英國成為海洋霸權後，
未曾像後者那樣在體系中以多極結構其中一極的地位，面對

來自其他超強以跨國鐵路網、國際貸款等經濟手段為主的勢

力範圍擴張方式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故對於北京為了實現

歐亞大陸橋的構想而成立的各種國際銀行深具戒心，導致其

對於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 AIIB）的態度出現強烈反對在前，但隨著傳統盟
國紛紛加入而變為歡迎在後的尷尬政策大轉彎局面。若參考

英國與德國針對興建「巴格達鐵路」 （Baghdad Railroad）的折
衝歷史，將可發現單方面的反對並非上策，真正有力量的反

對來自結合體系內其他大國重要利益的反對，以及共同參與

過程中針對各自利益範圍的堅持與妥協。但美國自 1945年以
來，特別是冷戰以後，已經慣於以體系唯一領導國的角色看

待地緣政治競爭，故雖然目前改變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的態度，但未來仍需要一段時間適應這種權力結構與角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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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對政策帶來的改變。

另一方面，對美中關係更大的挑戰來自海上戰略競爭。

自 19世紀以來，英國相當願意與其對手在海軍競爭中妥協，
其前提有二：第一，雙方能針對海上力量的對比達成妥協並

承認英國在全球與區域的海上優越地位；第二，在其他區域

出現更值得英國憂慮的海上威脅。前者如 20世紀初期的英
德海軍談判，後者如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前的英法
妥協。當然真正的重點在於第一項前提，第二項前提只有暫

時性的效果，英法海軍競爭在克里米亞戰爭後仍持續至 1870
年代。美國國防部在 2015年 3月公布的海上戰略合作備忘
錄（U.S.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2015 
Revision）中認為中國大陸在太平洋與印度洋，特別是亞丁
灣（Gulf of Aden）的長期活動，展現出對崛起中國家對國際
規範與制度的接納，對其發展所帶來的威脅也僅限於中國大

陸周邊海域的主權爭端，未上升至對美國海上霸權地位的威

脅。然而，雙方並未針對海上力量與地位達成正式共識與妥

協，故美國的態度毋寧更接近於對中國大陸在俄羅斯威脅再

現，以及新一波反恐戰爭重起的局勢中的拉攏，但這不表示

美國放棄其「再平衡」操作，或把東亞海域拱手交給中國大

陸，後者對美國的全球海洋控制仍居於關鍵地位，美中關係

在未來仍極有可能會因為中國大陸持續擴張海上影響力而更

加緊繃，並圍繞著東協與南亞國家，展開更激烈的攻防。


